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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引进模式问题。Kumaraswamy 等⑥认为，在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与 FDI 合作、合
资、购买专利等方式获得技术，然后再融入全球价值链，但随着市场环境变化，最后需要通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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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为此，假设在 τ时刻对新技术进行研发、商业化的成本为 K(τ) ，它
随时间的增加而缓慢下降，但下降幅度逐渐减慢，即:K＇(τ)＜0，K＇(τ)＞0，limτ→1K(τ)=0。




命周期在 τ = 1 时刻结束。
4. 在 τ = 0 领导者还未实现新技术市场化时，假设市场上所有企业由于所使用的技术差距
不大而初始收益相同，都为 Ｒ0。在 0 至 τ 区间，领导者已经将新技术实现市场化而获得较高
的收益 ＲH，而追随者在这一时间区间内不但没有新技术，还会受到来自领导者的冲击，因此会
有较低的收益 ＲL。当追随者在 τ时刻通过学习完成新技术的市场化，这时市场上所有企业的
收益为 Ｒ1。则有:ＲL ＜ Ｒ0 ＜ Ｒ1 ＜ ＲH。
5. 先进技术能为领导者带来的一个未来现金流的期望收益，由利息率贴现后为:
其中 τＲH 表示领导者在 0 － τ时间段内由于独享这一新技术而获得的高收益，p 表示进行
自主学习的本土企业在 τ时刻对新技术实现商业化的概率，因此在 τ至 1 时间段内，领导者继
续维持高收益 ＲH 的概率为(1 － p) ，由于丧失技术领先优势而获得 Ｒ1 收益的概率为 p。表示
领导者在 τ = 0 时刻实现新技术市场化的成本。如果外资企业以独资方式进入，可以独立经营
并独享经营收益，但投入成本比较高，且会由于文化、市场需求等差异而面临较高的市场风险，
也会因制度距离而带来较高的制度风险，假定这些风险将造成外资企业的预期损失 S，则独资
时外资企业的预期收益:V11 = V － S。如果与本土企业合作，假定外资企业占有 α的股权，本土
企业占有 1 － α的股权，双方各自投入自己的专有性资产(外资企业的专有性资产主要是技
术)。由于股权与实际控制权的不匹配带来了合资企业的收益在双方之间的转移，假定外资
企业利用其实际控制权从合资企业转移的收益 T ＞ 0，①则合作时外资企业的预期收
益: 。
6. 本土企业如果选择自主学习并在 τ时刻进行新技术商业化，作为追随者在 0 至 τ时段内
的收益为 τＲL，在 τ至 1时段内，继续维持低收益 ＲL 的概率为(1 － p) ，由于新技术商业化成功而
获得 Ｒ1 收益的概率为 p，因此预期收益:V21 =
1
r {τＲL +(1 － τ) ［pＲ1 +(1 － p)ＲL］}－ K(τ)。
本土企业如果与外资企业合作，则其预期收益为:V22 =(1 － a)V － T。
(二)模型分析
外资企业将根据两种进入模式的收益来做选择，根据前文分析，当 V12 ＞ V11，外资企业倾
向于选择与本土企业合作;当 V11 ＞ V12，外资企业倾向于选择以独资模式进来。同样，本土企
业也将根据两种应对新技术模式的收益来做选择，当 V22 ＞ V21，本土企业倾向于选择与外资企
业合作;当 V21 ＞ V22，本土企业倾向于选择自主学习。只有双方都倾向于选择合作，合作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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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ＲL － Ｒ1) ］－ K＇(τ) ，dV22 /dτ =
1
r (1 － α)p(ＲH － Ｒ1)。根据前文假设得到的
ＲL ＜ Ｒ0 ＜ Ｒ1 ＜ ＲH，有 dV22 /dτ =
1
r (1 － α)p(ＲH － Ｒ1)＞ 0;根据 K＇(τ)＜ 0 且 k＇＇(τ)＞ 0，当 τ接
近 0 时，K(τ)值很大且下降空间比较大，K＇(τ)应该是个比较大的负值;随着 τ 逐渐增大，K ＇
(τ)逐渐接近 0，因此，dV21 /dτ应该是先增后减。因为选择自主学习的本土企业掌握新技术所
需要的时间越短，其当期收益越快从 ＲL 上升到 Ｒ1，因此其期望收益随着掌握新技术所需要时
间的缩短而增加。考虑两个极端值的情况，如果 τ = 0，意味着外资企业一进入，自主学习的本
土企业可以马上掌握新技术并进行商业化，则在技术研发成功率不低的情况下，自主学习的收
益应该比只能获得部分收益的合作企业的高，即有 V21 ＞ V22;如果 τ = 1，意味着在新技术生命
周期结束之时，自主学习的本土企业才能掌握新技术，则与外资企业合作分享新技术整个生命
周期的垄断利润应该比自主学习的收益高，即有 V21 ＜ V22。根据这些情况可以判定，一定存在
τ = τ* ，使得 V21(τ
* )= V22(τ
* ) ，当 0 ＜ τ ＜ τ* 时，V21(τ) ＞ V22(τ) ，当 τ
* ＜ τ ＜ 1 时，V21(τ)＜
V22(τ)。据此可以画出本土企业的两种期望收益，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见，当 τ ＜ τ* ，即当技术复杂度与尖端性越低，也就是说 τ越小，本土企业通过学
习开发并商业化新技术的耗时越短，本土企业越倾向于学习而不是合作方式来进行技术创新。




股权 α越高，付出的转移支付 T越多。因此，实际上 α和 T都是 τ的增函数，这意味着 V22的斜





力越强，意味着其成功研发并商业化新技术的概率越高，即本土企业收益从 Ｒ2 升至 Ｒ1 的概率
p越高。①根据本土企业的预期收益函数， ，由于当 p = 0 意
味着本土企业研发能力太低而无法研发成功，则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合作谈判中所处的地
位越不利，因此，当 p从 0 开始增大， 与 都为比较大的负值，使得 dV22 /dp ＞ 0;当 p增大
到较大值时，α和 T已经趋近于外资企业所能接受的极限，使得 α(p)与 T(p)趋近于 0，则有
331133
《东南学术》2018 年第 1 期
① 技术特性也会影响研发并商业化成功的概率 p;同样，企业自身研发能力也会影响企业技术研发并商业化所需要的耗
时，其分析与本文的道理一样，因此，本文不再重复分析。
dV22 /dp ＜ 0，如图 2 所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本土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提高，其选
择与外资企业合作的期望收益曲线先向上移动然后再向下移;同样可知，本土企业选择自主学
习的期望收益曲线向上移动。这将使得两条曲线相交点从 τ* 移到 τ＊＊，但 τ＊＊可能在 τ* 的
左边，也有可能在右边。如果如图 2 所示，则在区间［τ＊＊，τ*］内的本土企业选择自主学习的
期望收益将从大于与外资企业合作的期望收益，变为小于与外资企业合作的期望收益，即本土
























大，能收获更多的股权 α和转移收入 T，因此其收益曲线随 n 的增加而上升，但上升趋势逐渐
趋缓;同理，选择合资的本土企业的收益往往随 n 增大而下降。如图 3 所示，外资企业选择合
作的期望收益曲线与选择独资的期望收益曲线相交点对应于 n2，如果本土企业选择合作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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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rosssman，G. M. ，Shapiro，C. (1987)“Dynamic Ｒ＆D Competition”，Economy Journal，97，372 － 387.
望收益曲线与选择自主学习的期望收益曲线相交点对应于 n1，由于外资企业选择合作的期望
收益大于选择独资的期望收益的本土企业数量区间在 n ＞ n2，而本土企业选择合作的期望收
益大于选择自主学习的期望收益的本土企业数量区间在 n ＜ n1，n1 ＜ n2，双方没有交集，意味着
双方合作不会达成。如果本土企业自主学习的期望收益相对于合作降低，即 V21(n)下降到
，使得本土企业选择合作的期望收益曲线与选择自主学习的期望收益曲线相交点对应于









新技术的概率 p下降，使得本土企业自主学习的预期收益下降。根据上文所分析，dV22 /dp 随
着 p上升而先增后降，则当本土企业的自身研发能力还比较低，随着其成功研发并商业化新技
术的概率 p下降，其与外资合作的预期收益往往下降，如图 4 所示，V21曲线向下移动，V22曲线
也向下移动，两条曲线的相交点从 1 移动到 3，本土企业的自身研发能力越小，相交点 3 在 1 右
边的概率越大，即 τ* ＜ τ ＜ τ＊＊＊区间所对应的预期收益从 V21 ＜ V22变为 V21 ＞ V22，说明技术越
难，本土企业与外资合作的意愿下降。当本土企业的自身研发能力已经比较高，其与外资合作
的预期收益往往上升，V22曲线向上移动，两条曲线的相交点从 1 移动到 2，其对应的本土企业












(ＲH － ＲL)。K＇(τ)＜ 0 与 K(τ | τ ＞ 0)＜ K(0)是本土企业作为跟随者获得后动优势(seco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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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r － advantage)的根源所在。如果 K(τ)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快速下降，由 dV21 /dτ = p(ＲL －
Ｒ1)－ K＇(τ)可知，V21曲线将向上移动到 V21'，致使 V21'与 V22相交点从 τ
* 移到 τ＊＊(见图 5) ，即



















技术发展路径。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行行政性分权之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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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身的重要供应商全部为外商独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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